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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在社会的大变动中如何长期生存下去？实际上在全球一体化后，中华文化怎么办也是一个

类似的问题，虽然并不那么急迫，而小小民族在现实生活里已有了保生存和保文化相矛盾的问题

了。 

因此我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民族秩序论，心里想，我们中国当前所走的路子和所执行的政

策，正是和西方的某些路子唱反调的，我们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治，首先要保证民族生存，反

对消灭民族。 

我有幸在第二次学术生命里，得到继续从事民族研究工作的机会，我在这 20 年里“行行重

行行”，尽可能地到各地去访问，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接触。我到过黑龙江兴安岭里的鄂伦春族

和甘肃青海交界边上的裕固族、撒拉族、土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我见到他们的处境和困惑。跨入

信息社会后，文化变得那么快，小民族就发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

不采取办法来改变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了，问题是如何改变，所以我前年又到黑龙

江去访问赫哲族，目的就是想了解一下人数特小的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鄂伦春族面临的情况是

森林发生了变化，而赫哲族本来靠渔业生活，现在他们传统的渔业越来越不景气。因此地方政府

一方面努力改善环境，保护渔业生产，尽可能的帮助他们的生活，如利用鱼骨做艺术品、装饰品

等；另一方面设法帮助他们改变生活方式，改变文化，给他们地种，但是他们把地转租给汉人去

种或是找打工的汉人来种，这说明一种文化向其他文化的过渡并不那么简单。要生活下去和解决

贫困需要有一个复兴的计划，而这种计划必须在扎实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才可能做出。这应该是

社会学、人类学者的任务。 

所以我从东北回来就向国家民委具体提出“小小民族”的研究建议，取得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现在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牵头，与中央民族大学、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合作组

织了队伍，开展了 22 个 10 万人口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的调查，第一期工作已结束，正在进

行第二期的工作。我心里想在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能坐视小兄弟面临困境而无动于衷，我

们有力量帮助他们生存与发展，同时要允许他们在文化走向的问题上有自主权和自决权。我们中

国的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还可以做跨国的比较研究，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民族政策

做一个比较，中国提倡民族平等、共存共荣的政策与西方民族政策究竟有什么不同。我们要在中

华民族大家庭中互相帮助，做出一个实实在在的榜样来，这正是社会学、人类学者要做的事，走

出一条新路，其意义不仅是在国内，而且对今后的世界有重大意义。 

在座的有来自各个民族的学员，希望大家来共同思考和关注这样的重大课题，民族的文化要

如何发展？往什么目标发展？在全球文化发展和交触的时代，在一个大变化的时代里如何生存和

发展，怎样才能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里，真正做到“和而不同”。我已经九十多岁了，想做的

事很多，但已力不从心。新一代长成，老一代交班，希望新一代更快更好地成长，把研究工作继

续下去。我们的高级研讨班也要继续办下去。人类共处的问题要好好解决，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甚至生命的代价。保文化就是保命，保住人也才会有文化，因为文化是人创造的，它是保命的工

具。所以一切要以人为本，才能得到繁荣和发展。 

 

 

在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座谈会上的发言 
 

费孝通 

 

刚才大家提出了很多问题，很好，我把它们归纳起来，总的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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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去多次来西北，关心西北的发展问题，为此也提出过一些建议和看法。这次能参加研讨

班，也很希望能了解一下现在的情况。政府政策的形成，不是凭空而来的，先是有客观的需要，

以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依据，十多年来大家都在努力“呼吁”，大家的呼吁，得到中央的重视，才

会有今天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才能做很多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如

何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方向目的清楚了，有了政策条件，但要把事业做成功还要靠群众，

靠每一个人的努力。 

首先要做好的是交通。这次我是乘飞机来的，在飞机上没有问题，下了飞机就难走了，从机

场到兰州的路还没有修好，老年人就吃不消了，这是很实际的问题，路不好，是无法招商引资的，

举这个例子，大家就体会了。 

其次，发展西部要有重点，要抓住若干据点和中心点。我看中了河西走廊，金川白银通过多

年来的建设，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从东端到嘉峪关的一段，如对白银市的发展有相应的支持政

策，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工业特区。 

河西走廊在新疆、青海、内蒙古和宁夏诸省区之间，要用好祁连山的水，发挥移民的作用，

将会大有希望。而培养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人才是当务之急，当地少数民族的发展也是同样的

重要。第一位的任务是培养人，培养有现代科学知识的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在这方面有什么工

作需要我做的，我很愿意出力。 

抓重点也不能放弃基础，西部不能忽视农业的发展，发展要靠人去推动实施，靠有头脑的人

去做，所以我还要再次强调，人是最根本的，必须有意识地培养和提高人的素质，让他们有条件

来接受先进的文化，能够加入到现代化的事业中去。就民族工作来讲，更要抓住这个关键来发展

民族地区的经济，要看到传统的谋生之道正在改变，原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现在山上的树没

有了，河里的鱼没有了，有人问是保命还是保文化。文化为了人才存在，有人才有文化，文化是

谋生之道，做人之道。因此我们自然要利用一切可用之自然条件发展经济，提高经济实力。少数

民族也一样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发展，自身的文化不够用就引进。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有一个优势，

那就是有国家的政策在扶持，有 13 亿兄弟民族的相互帮助，大兄弟帮小兄弟。经济发展要人人

动手，一点一滴地积聚财富，即所谓原始资本积累，有了钱有了力量如何用？工业和商业相结合。

兄弟民族各有所长，按特长有所分工，优势互补，譬如撒拉族人善于种水果，他们的瓜果之乡有

了产品要有办法卖出去。回族历史上就是善于经商的民族，临夏和海东地区是明朝的茶马市场，

是中原地区和北方进行物资交流的地方，是一个商业中心，历史上就有“东有温州，西有河州”

的说法。所以我曾建议搞甘青两省的合作，发挥这里自然和人的条件，建设现代化的商业中心。

当时为了向藏区运送商品，我还联系南京的企业向这边支援卡车。有了卡车需要人开，还要培养

司机，所以要发展，重要在培养人。现在临夏的商业已有发展，回族还是出了大力气的。他们的

底子比较好，学习得快，最困难的是人数很少的“小小民族”，一定要帮助他们维持生产基础，

但关键也在于培养人，我认识一位撒拉族农民，他看到了问题就动手去做，动员全家开荒种果树，

取得了很大成绩。 

人类学就是要用思想唤起人们的觉悟，唤起“小小民族”的觉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

到过新疆的吐鲁番，林则徐在新疆时发掘过地下水，我们今天就可以他为榜样，用现代化的知识

开发自然条件，促进经济发展，新疆大学要建设好一个民族学的中心，关键也在有人才，光有机

构没有人不行，要培养教师，办系建中心，要人要条件，搞得不好是要误人子弟的。你们自己要

好好做，北京大学出力搞协作，帮助新疆建设师资队伍。我们这次来西北地区办社会学人类学高

级研讨班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如果你们做得好，我身体健康活得长，想再到新疆去办一次这样

的研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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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开发本来就是一个大梦想，我一生做过很多梦，我和王同惠在学生时期翻译了《甘肃土

人的婚姻》，当时她就说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写土族的书，而要外国人写。我们就是在那时下决

心要努力去认识中国，自己把道理搞清楚，现在你们有条件有能力去做了，就应该认真去做，这

就是所谓“文化自觉”，需要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层层解剖，有所分析和认识。 

我这几天还在看第三届研讨班时请外国同行来做的系列讲座的论文，很多问题他们都讲出来

了，例如爱斯基摩人是怎样进入工业化的。我很羡慕你们年轻人，现在你们的条件比我们好多了，

简直不能同日而语了。那时我是想做而不能做，一直到平反后开始动手做。你们现在条件好了，

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自己要真正努力。 

实现民族政策，不能等，要靠自己去做，不能等，不能靠。民族的先进分子要看到自己的责

任，中国社会是一个上有祖宗，下有子孙的社会，我们不能在自己这一代搞坏了，没有尽到责任。

希望大家珍惜机会，振兴民族，共同富裕。 

 

 

在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闭幕式上的发言 
 

潘乃谷 
 

今天我们的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要结束了。首先转达一下费老的意思，他多年来

一直关心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他这次能亲自来参加研讨班并做主题讲演，后来又听取和

回答大家的问题，有直接与大家交谈的机会，他感到十分高兴，他今天离开兰州回北京了，他希

望这次研讨班的收获能在今后的学科建设中发挥作用，见到实效。 

其次我自己通过这次研讨班也学习到很多东西，这么多年来能这么专心的从头到尾讲课和听

大家讨论真是第一次。借此机会谈点自己有关学科建设方面的体会。 

自从 1979 年中央委托费老牵头恢复和重建已中断 27 年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已来，已是第

22 个年头了。今天我们教学和科研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全国各地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在进

一步的推动学科的发展，势头是很好的，就以社会学人类学的高研班为例，从 1995 年开始，连

续六届，都得到了教育部和各地区的全力支持，还有海外学者的热情帮助，除在北京外，也到了

西南、东南和西北，在这中间想休整提高一番停一下都做不到。这一次来到兰州，西北地区老师

和学员们对我们的热情支持和鼓励是十分感人的，特别是年青的学者和学生对社会学人类学知识

的渴求、对加强学术交流的迫切愿望令我受到很大触动，真是想讲点心里话，和大家交流一下看

法，如说错了也请大家提出来。 

第一，希望有志来从事和参与社会学人类学学习和工作的老师和同学们，特别是年青同志，

注意了解这个学科在我国发展的坎坷历程，做为一项事业来做，要对它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有足够

的认识。对可能遇到的困难有思想准备，过去的情况我们简单的概括为“出身不正”、“先天不足”、

“后天失调”，因此教委当时提出积极而稳妥的发展方针。对现在的情况，由于“速成”的做法，

发展很快，水平也不能估计过高，也就是说对我们自己要有个合适的定位，要有自知之明。 

第二，社会发展需要建设学科，学科也在社会发展的推动下不断成长，正像费老在重建之初

时就指出的，最首要的任务，是抓培养人和建设队伍，没有好的师资，哪来好的学校？当然培养

人才有多种方式，早期的讲习班，今日的高级研讨班都是办法之一，但组建好专业队伍十分关键，

以北大建立和发展这个研究所的过程为例，费老最初建所的目的是以“从实求知”的态度希望立

足中国实际的研究，充实教学内容，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达到既出成果又出人材的目的。他亲自

把握学术方向，大家齐心协力，发挥团队精神至为重要。做组织和管理工作的要出于公心，努力


